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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桌香甜、香氣四溢的空間裡無不歡笑，卻有一隅保持著寧靜的氛圍。 
並非與世隔絕，只是當歡騰流經那處，便自然地緩下腳步。 
 
在那兒，酒紅長絲整齊地垂落，綠眼的少女輕啜杯裡的溫潤，雪白的貓兒在她腿上漸漸甦醒，睜開的眸

是相異的色彩。 
抬起一藍一黃的眼瞳，牠在少女的輕撫下望過周遭，然後忽地起身、躍下，跑向褐髮的少年——他手上，

似乎有牠感興趣的食物。 
 
那是最後一塊烤魚鹹派。 
鮭魚混合著牛奶香氣，隨著蒸騰的熱氣緩緩地從少年手中，飄盪到貓兒靈敏的鼻道裡。那塊鹹派此刻與

彈跳的逗貓棒相去無幾。還記得稍早前烤派一上桌，幾位帶著貓的午茶社成員紛紛制止毛球們騷動的畫面。 
 
「貓咪——」 
 
少年看著白色絨毛球輕盈踩近，像個孩子單純地綻開笑容。他把鹹派高舉過頭頂，彎下腰想去摸牠蓬鬆

的貓尾巴。 
 
尾巴靈巧地往旁一偏，雙眼則直勾勾地盯著被高舉的鹹派。 
噢，鹹派！那香氣是多麼地誘人——眼裡彷彿透著這般訊息，白貓已蓄勢待發。 
 
「慕緹！」 
 
瞬間遠離地面的貓兒在少女懷裡發出細微的抗議，不安分地移動身軀、直往少年——正確來說是鹹派

——探去，讓少女露出無奈的弧度，「抱歉，清紀，她剛醒來——」 
向少年致歉後，夏洛特的視線迅速掃過桌面，找尋其他玩物好安撫懷中的白色絨球。最後她選中一塊飄

著奶香的小圓麵包，金黃外皮被烤得恰到好處，連她都被勾起口腹之慾。 
空出一隻手揮動魔杖，圓麵包倏地化為一團帶著奶香的毛線球，並被指揮飛到白貓面前。晃呀晃的毛線

球立刻吸引貓兒的眼球，少女放下白貓與線球，讓他們自個兒去玩。 
 
「這應該能讓她玩一陣子。」對清紀微微一笑，舞動魔杖喚來自己的杯盤，索性遷移座位在少年旁邊坐

下。 
 
而少年則是微微偏過頭去看在一旁獨自追逐毛線球的慕緹。 
「竟然有了毛線球就忘記鮭魚派……」此刻，清紀笑得並不像夏洛特一樣無波，而是輕巧地抖著肩膀，彷

彿他錯過的蓬鬆貓尾巴正搔著他的頸子，「不過我喜歡醒著的貓，所以沒關係。」 
小心翼翼咬下一口鹹派，確認內餡的溫度不如想像中那麼燙口，才又接著咬了一口習慣的大小——鮭魚

特有的香氣被鮮奶襯得恰到好處，溫和地從舌尖擴散到鼻腔。清紀覺得或許會有一道貓咪也能吃的奶油鮭魚

派，而貓咪們肯定會為了這道菜餚開心地晃動長長的尾巴吧。 
 
「謝謝，醒來的貓有時會帶來一些驚喜。」謝過少年的體諒，少女輕笑起來，綠眸瞥過與毛線球玩得正樂

的慕緹，「多虧了麵包原有的香氣呢。等會兒還是要給她一點好吃的解解饞。」 



在清紀享用鹹派的同時，夏洛特也自小籐籃裡取來幾個奶油麵包。烘烤過的奶油內餡自裡飄香，揉合麵

包香氣與鬆軟的口感，撓是一道簡單而美味的點心。 
稍微緩了饞，少女逕自開啟話題，輕輕開口：「雖然把麵包變成了『不能吃的東西』，可是原本還是一塊

『可以吃』的麵包。不過，即使是以原本的姿態和慕緹相遇，對她來說依然是『不能吃的東西』——這點卻沒有

改變。」 
偏頭看向清紀，酒紅髮的少女漾開笑容，「突然覺得很有趣，對吧？」 
 
如果清紀頭上擁有一對和慕緹相同的尖耳朵，夏洛特肯定可以看見少年的耳殼緩緩地轉了方向——從

向著慕緹的草地，轉向剛解決完奶油麵包的自己。不過事實上，清紀僅是扭回了他的頸項，並且讓兩雙綠眼

睛對成一條筆直的線。 
「物理上的『不能吃』和規定上的『不能吃』嗎？」將手中剩餘一半的鹹派放回小碟，清紀揮了揮魔杖，讓稍

遠的方糖罐挪到自己面前，「總覺得……變形學就像是《賣火柴小女孩》裡，那些火柴點亮之後看見的東西。

即使再怎麼樣點燃火柴、揮動魔杖，得到的終究只是幻想而不是事實。所以夏洛特只能把麵包變成毛線球、

讓慕緹不去試著把它吞下肚子，但卻不能直接變成其它不造成慕緹身體負擔的食物。」 
就連食物之間的轉換也辦不到呢。即使把奶油麵包變成貓乾糧，然而對慕緹而言，吃進嘴裡的還是奶油

麵包。 
「——啊、那是麻瓜的故事，妳聽過嗎？」 
清紀讓小夾子來回方糖罐和骨瓷杯兩次，才蓋上糖罐的蓋子。 
 
少女的綠眸彎起，輕輕地笑了。她很高興想法有順利傳遞、並且被少年接收，以更為理性的說法解讀出

來。 
這份喜悅也加深她聊天的興致，點點頭、語調輕快地續道：「聽過。用來比喻變形學真的挺適合的。雖說

『幻想』不是現實，但是這份想像力，就是我們的力量喔——而且是屬於自己的力量。」 
說著，夏洛特輕揮手臂、手腕靈巧的轉動，幾塊司康飄落於瓷盤，滑潤的奶油及酸甜的蔓越莓果醬也分

裝適當的份量於小碟中，落於瓷盤邊上。 
「像是——」一支乾淨的攪拌棒被接著傳喚，浮在獅與獾的學生面前，並跟著話語與魔杖的揮點變幻形

體，儼然成為一場小型演出，「現在我想像它是一把迷你長劍，那麼它銳利的刀鋒便可傷人；但是如果我只想

像它是一把長叉，那麼殺傷力便下降許多了。就像是一年級的時候，把火柴變成牙籤還是針的差異。」 
 
頓了頓、夏洛特淺淺一笑，銀針又再次變化——成了一支左搖右晃的逗貓棒。 
「——當然，不只是傷人的東西，變形學也是能帶來快樂和笑容的魔法哦。」 
 
「而且它還能讓兩個人的想像產生一點交集——」 
清紀跟著揮動黑檀木魔杖，將糖罐裡其中一只方糖變成雪白的糖粉貓。它隨著魔杖劃出的圓弧，輕巧地

從罐緣躍落，緩步走向夏洛特面前的小瓷盤，伸長前腳勾撈著化成逗貓道具的攪拌棒。 
「像這樣。」清紀也笑了，「原本只屬於自己的東西，透過變形就可以和別人的想像存在同一個空間裡

……這又和語言有點類似。」 
 
睹著小巧糖粉貓與逗貓棒的互動，如收到驚喜般，夏洛特以手指稍掩嘴、輕聲笑起來。 
「呵呵…是呢，一種想法的交流——並因魔法而具象化了。確實和語言相像。啊！這麼說起來——」 
說著，一雙盈綠稍稍睜大、蘊含神采。 
少女輕輕拍掌後，話語也跟著躍動起來，「如果有不擅長言詞的人正巧擅長變形學，就能透過變形學來

輔助，傳遞想法給別人了！雖然算是治標不治本，但是能和人交流總是愉快的，對吧？」 
 
含笑的眸子轉向玩著逗貓棒的小糖貓——看，很快樂吧！ 



 
「真的。」 
或許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窗口來和外界產生連結吧。清紀跟著將視線挪到糖粉貓身上，

想像它如果好奇跳上杯緣、將腳掌探入茶液之後的事，同時又想著每個人表達自己的理由。腦海裡的世界只

有自己知道也無妨，但是像這樣有人聽見了、細細思考了、作出回應了，感覺並不壞——或許不只是不壞而

已，更多的是覺得開心。 
雖然兩種不同的想法撞在一起，很多時候衝突也必然跟著接踵而來，因此才必須仔細判斷什麼時候該說

些什麼，又或者什麼都不要說。 
「而且總覺得變形學比語言溫和多了。」 
 
「溫和嗎⋯⋯我倒覺得一方面也是人的問題呢。」思考少頃，夏洛特回應，「就像人與人交談時可能會產生

衝突，變形學也會吧，只是換了個方式。」 
然後，在對方心裡劃上一道傷、施加一道枷鎖，無形的傷害或是束縛，往往最為沈重。情感和千頭萬緒在

心裡打了結，打不開，也斬不斷。 
最終，只能用溝通及互相理解來撫平那道傷，解開那個結。 
 
那雙澄綠輕輕開闔，忽然溢出的思緒緩緩收回，恢復平靜。 
「要是用變形學打起來，後果也不堪設想吧？」 
視線重新對焦在清紀身上，與平時無異的微笑掛在唇上，看不出方才腦海短暫的洶湧。 
 
「這麼說也是。」查覺到夏洛特投過來的目光，清紀跟著抬起眼簾，回以一個輕巧的笑容：「像是我如果把

某個人變成一頭豬，對方一定會很生氣吧——你竟然覺得我是豬！——這樣。」 
儘管畫面有些滑稽，但他知道這其實一點也不好笑。不管是真心希望一個人變成豬，或是被別人變成豬

，一定都是很傷心的事。這麼說來，精通變形學的巫師也可以對人類使用消失咒吧。但是，到底要懷抱著多強

烈的感情，才能打從心底希望對方消失呢？ 
清紀緩緩斂起笑意，垂眼凝視魔杖的尖端，烏黑的檀木底下藏著柔軟的獨角獸細毛。 
 
「嗯，一定是呢。」淡淡笑著，卻僅只是為了清紀舉例時的口吻。 
只是知道，當擁有這種想法而對人施咒時，肯定、鐵定－－是件難過的事情。因為比起話語，直接將腦中

所想幻化而出的變形學，或許更直白許多。 
說起來…步入高年級的她，或許下個學年就要學習消失咒了。而那將不僅是單純的「變形」。到時，自己

會懷抱著怎樣的心情練習、施展咒語呢？和把誰變成豬一樣，負面的情緒嗎？ 
不曉得自己正巧和垂眸的少年想起同道咒語，夏洛特只是讓思考在自己腦中轉著。閉眼，然後深呼吸。 
 
——不，一定不是。 
 
睜開眼睛，世界再度映入澄淨的淺綠。 
「……是想守護。」輕柔低喃滑出唇瓣，少女這才回神，迅速轉向清紀，「啊、抱歉，剛才我在想消失咒

——」 
一抹潔白晃過餘光，替他們按下暫停鍵。 
白貓靈巧地躍上少女替牠空出的空間，站在墨黑的布料上，往兩位小巫師的餐點探頭探腦，惹來一陣輕

笑。 
 
「——想繼續聊聊嗎？消失咒。」 
 



然後，在夏洛特的微笑中，酒紅與暖褐的身影再次陷入討論。 
關於消失咒、下午茶與貓。 


